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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心中在盤算著應付之策，表面仍
上異常地平靜道： 「主人是存心要將我
殺死在此地了！」

駱仲和冷笑道： 「這是你自己找的，天
大富貴送到你手上你不要，反而拆穿我的行
藏……」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主人這樣說
法，好像是我今天非死不可了！」

駱強立刻道： 「殺你這種毛頭小子比踩
死一隻螞蟻還簡單，小子！你不是自負神射
無雙嗎？現在不妨多用你的金僕站長箭，看
看是能保全你的狗命！」

金蒲孤淡淡地道： 「你們既然敢如此目
中無人，自然是認為天下無人能敵那你們為
什麼不明目張膽，暢開手來幹呢？」

駱仰和哈哈一笑道： 「我在西湖上
故托神仙，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引來一些所
謂江湖高手的幾年以來，祇有李總鏢頭一個
人略示身手，江湖人要不是死絕了，便是知
道厲害，不敢前來送死……」

金蒲孤也哈哈大笑道： 「冒充神
靈，嚇唬無知愚民，那是江湖上的下三濫玩
意見，真正的高人才懶得來管你們
的閒帳呢？李總鏢頭若不是剛好湊巧住在此
地，恐伯也不會有興趣伸手……」

駱仲和神色一沉道： 「假如把你金大俠

的腦袋掛在大門口，再加上那一囊金僕姑鷲
翎長箭，大概可以吸引不少的觀眾吧！」

金蒲孤笑笑還沒有作聲。
呂子奇已搶著道： 「金大俠的腦袋祇怕

不好取，你們若能將老朽的六陽首級掛高
竿，就足夠稱字號了！」

駱強冷笑一聲道： 「你老得祇剩一把骨
頭，腦袋割下來就被風吹乾了，人家還以為
我們是賣狗肉的舖子呢，還是那姓金的，他
的一隻耳朵，掛出去才是不二標誌！」

這傢伙的言詞十分尖刻。
呂子奇的一部雪髯聞名江湖，他故意指

出來說成山羊鬍子，更以賣狗頭暗寓掛羊頭
之識嘲。

呂子奇如何忍耐得住，暴喝一聲，探手
就是兩枚錢鏢，駱強看都不看不一眼的伸手
輕輕一撈，即將錢鏢握在掌中，故意用手一
捏，錢鏢化為一片碎屑，從指縫中漏下來！
然後冷冷一笑道： 「呂老頭兒，聽說你以十
二枚金錢鏢在江湖上打出一點臭名氣，怎麼
這次出來，老眼昏花，把麥餅帶在身邊當作
金錢鏢了呢！」

呂子奇神色一變，他明知這傢伙內功卓
絕，錢鏢出手時，用了好幾種手法，怎能被
對方輕而易舉地接了去，而且還把兩枚風磨
銅的錢鏢握得粉碎！這證明了對方不但內力

深厚驚人，在接暗器的手法上也有獨到之
處，所以才能把他用在錢鏢上的勁力一起化
解，使他們不等發揮作用，即告消失！

當時臉上不動聲色，又對將其餘十枚錢
鏢一起扣在掌中，故意向門口走去道： 「你
說得不錯，老夫在進門的進候，由於眼力不
濟，在門檻上絆了一下，當時沒注意，也許
把真正的錢嫖失落在那兒了……」

駱強一時弄不清他的用意，厲聲道：
「老傢伙，你別找機會想溜！」

呂子奇哈哈一笑道： 「這地方無異銅牆
鐵壁，老夫就是想溜，祇怕也溜不出去！」
駱強叫道： 「你既然曉得，何必還耍花樣
呢？」

呂子奇已經走出十幾步了，摹然回頭一
揚道： 「老夫是怕距離太近，一下子把你打
個前心穿後背，所以才走遠一點，叫你好提
防一二……」

駱強臉色微變，連忙趕了上來，先前他
所以能那樣順利接住錢鏢，正是站了距離近
的光，因為這種成名的暗器，手法上變化甚
多，距離越遠越有力量！正如人與馬匹賽跑
一樣，任何是什麼千里名駒，剛起步時，人
一定比他跑得快，距離長了，馬力真正發揮
開來，才見優劣之分。

呂子奇首次出手，就是吃了這個虧。二
人距離不到一丈，錢鏢出手即至，許多變化
都未及施展！駱強不擅長距離發暗器，他的
急箭射法是距離越短，對方越難躲避，所以
沒提防到這一點。

呂子奇自動提後，他才警覺過來，雖然
他自信有相當把握，可是呂子奇一嫖連削他
十二枝長箭的手法的確高明，使他不得不暗
作戒備，尤其是現在，他怎肯置自己於不利
之地位！ （一五五）

我一直想去看看八墓神，八墓神是這個村莊
所有罪惡和災難的源頭，儘管這麼做對眼前所發
生的問題毫無幫助，但是我還是認為有必要去。

由於哥哥突然去世，使得田治見家上上下下
一片混亂，加上一來這裡我就遇到一連串奇怪的
事，忙得沒時間考慮自己的生活，難得此刻心情
沉靜下來，才發覺自己一直都沒有機會出去四處
看看。

就在哥哥作頭七的那一天，美也子提早過來
幫忙，我趁機把這件事告訴她。

「選日子不如撞日子，乾脆我們現在就去
吧！反正作頭七我也幫不上什麼忙，而且傍晚以
前麻呂尾寺的住持都在，這中間還有一點時間，
倒不如我們現在就去。」

就這樣她邀我一起去。
由於我們都是在都市長大的，所以不知道在

服喪期間不可以到廟裡拜拜。我想，我們就算知
道，恐怕也不會注意到的。

當我將這件事告訴姐姐時，她有點驚訝，但
是她還是附和著說： 「這樣啊！那你就好好玩
吧！不過要盡早回來喔，因為客人快來了。」

「好，我們很快就會回來的，那邊離這裡不
太遠。」

我們穿過寬廣的和室從後門出去，一出後門
就見到一段上坡路，再向前走幾步，有一個小小
的蓄水池，還好這附近沒有什麼住家，不用擔心
會碰到人。

在蓄水池的旁邊，有一個用花岡石堆砌成的
墳墓，週圍用黑檀木柵欄圍住，在下方的石頭上
立著一個石碑，上面寫著 「田治見家之墓地」。

在此之前，我曾經在哥哥下葬時來過一次，墓地旁邊有一條
小路，從這裡往前走，是一個小山坡，種著纖細瘦長的赤松，四
週立著零星的墓碑。這個山坡就是八墓村村民永眠的地方。

「不知道金田一耕助這個人還在八墓村嗎？」
我突然想起金田一耕助，隨口向美也子詢問一下，然而美也

子卻突然皺起眉頭說： 「是啊。他還留在這裡。」
「他到底是什麼人？是不是警察？」
「這個嘛，我也不太清楚，我猜他可能是個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

我聽了有點嚇一跳。
「那他是為了毒殺事件而來這裡調查的嗎？」
「不會吧！他來的時候，久彌中毒那件事又還沒有發生，況且

事情發生在田治見家，家裡的人最有嫌疑，而西屋與東屋又沒有
仇恨，也沒有道理請私家偵探來調查田治見家的人呀！」：

「話是沒錯，但是，為什麼野村先生會邀請私家偵探來這裡
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認為他來這裡應該沒有特別的目的。
聽說有人委託他到鄰近的鬼首村去調查案情，那邊的事解決了，
他才順道到這裡來休息一陣子的。」

「咦，怎麼會有人請那種人來調查呢？」我不知不覺將心裡的
感觸說出來，美也子聽了哈哈大笑。 「怎麼說得這麼難聽！俗話
說：人不可貌相，說不定他還是個名偵探喔。」 （四十二）

卻說外面張澄江和顧躍仙向華刺史道： 「小婿們於今不是外
客了，須要請見岳母老夫人，以便日後來往。」華刺史道： 「這
也無妨。」便走進裡面，向華夫人道： 「那張家女婿和顧家女
婿，要請你出去拜見。我想於今既系至親，便出去見見無妨。」
華夫人聞言，連忙整整衣服，喚四個丫頭相隨，同華刺史一齊走
到廳來。張澄江和顧躍仙忙忙出席，整衣下拜，蔣青巖也在內同
拜。華夫人道： 「青巖侄兒是從見過多遭的，不須又拜。」蔣青
巖道： 「往日是拜姑娘，今日是拜岳母。」華刺史聞言，不覺失
笑。華夫人祇受了他三人兩禮，他三人起來。一併站在下手。華
夫人細看這三個女婿，真個都是人中麟鳳，不覺喜逐顏開，向
蔣、張、顧三人道： 「三位賢婿請坐，寬飲幾盅，老身有事，不
及相陪。」說罷進內去了，華刺史在外相陪，翁婿四人，盡興痛
飲。飲到中間，韓香捧了一個盤兒，盤內捧了三張彩箋，寫了三
首詩，站在簾內說道： 「三位小姐的詩在此。」華刺史道： 「你
祇管捧過來，這是三位姑爺，此後不須迴避。」韓香祇得低了
頭，捧到席前。華刺史先取柔玉小姐詠菱花宮鏡詩，遞與蔣青巖
等三人同看。那詩道： 皎皎凌秋月，菱花兩參成。

秦宮與漢代，成敗爾分明。
蔣青巖等三人看罷，一齊喝采。華刺史向蔣青巖道： 「這首

詩賢婿就收下罷。」蔣青巖連忙放在袖中。再取過掌珠小姐詠那
琥珀鴛鴦扇墜的詩到席上看，那詩道：

千年松柏精，鏤成鴛與鴦。
松柏耐歲寒，鴛鴦會雙翔。
看罷，也連聲稱讚，華刺史便交與張澄江收下。再看那步蓮

小姐詠碧玉鎮紙的詩，那詩道：
玉體本堅貞，好靜觀書卷。
無風吹不移，色映苔痕淺。
三人讀了一遍，亦復讚歎不已。這顧躍仙亦不待華刺史開

口，他便將這詩放在袖中去了。蔣青巖等三人，又齊起身向華刺
史稱謝，又各奉華刺史三大杯酒，說道： 「三位令愛高才博學，
皆岳父岳母倆大人家教，今日豈可不痛飲幾杯？」華刺史也不推
辭，翁婿四人，飲至更深方散。

不說華刺史回入內宅事，且說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
人，心中萬千喜慶，都道那自觀和尚是活佛出現。

轉到書院中，各人取出小姐的詩來，拿在燈兒下細細吟誦，
比讀四書經傳還恭敬百倍。又彼此換看一番，然後各人收藏了，
方才去睡。 （三十）

崔幼晴誇張的肢體動作惹來大家一陣
大笑。

崔幼晴以誇張的笑容來掩飾自己的心
慌，刻意閃躲孟虎投來的眼神。

「就說晴晴一定會跟孟虎和王光陽合
得來，虧你之前還在窮緊張。」曾瑪莉很
得意的啐了俞宇堂一聲。

「拜託！我哪知道晴晴和阿虎是舊識
呀。」俞宇堂一臉無辜。

崔幼晴看著俞宇堂。她不久前才決定
不要再和孟虎有任何接觸，沒想到現在卻
掉入了另一種模式的接觸。她，該住下來
嗎？

俞宇堂的體形和孟虎相當，也都有著
濃濃的書卷味。

祇不過當理財專員的俞宇堂有著風趣
幽默的一面，更有玲瓏的交際手腕。

孟虎則顯得沉穩成熟聰穎，讓人猜不
透他的想法和心思。

至於從事程式設計的王光陽，笑容裡
有著大男孩的羞怯，一點都不像是個三十
歲的大男人。

孟虎來到崔幼晴身邊，以兩人能聽見
的聲音問： 「妳的腳還好嗎？」

「我的腳……沒事！」崔幼晴有點被
嚇到，沒想自己那輕輕的一拐，他竟記得
這麼久。

「喂，阿虎，別咬耳朵，想要跟晴晴
聊天的話，待會會留時間讓你們單獨相
處，現在，先把我的事情解決了。」

俞宇堂的話讓崔幼晴感到有些羞赧。
關於她去孟虎公司面試的事，既然他沒
提，她也就不說，兩人很有默契的隱瞞這
件事。

「帶晴晴看看你的房間啦，廢話這麼
多。」曾瑪俐嘴裡念著，手卻緊緊牽牢著
俞宇堂。

孟虎的眼神深幽不見底。瑪俐和晴晴
是同學，瑪俐和宇堂是情侶，宇堂和他是
室友，而他和晴晴是登山社的學長學妹。

但是瑪俐和宇堂卻不知道他和晴晴認
識，看來晴晴不是個多嘴的女人，甚至沒

有把到他公司面試的事
說給瑪俐，否則依宇堂
和瑪俐的個性，絕對會
嚷嚷出來。

如果她知道他住在
這裡，應該不會來看房
子吧？

而她才剛拒絕當他
的助理，有可能會搬進
來住嗎？

「這間最小的房間
就是我的。」俞宇堂打
開 靠 近 後 陽 台 的 房 間
門。

單人床、書桌、簡
易型衣櫃，把小小的房
間塞得滿滿，難怪曾瑪
俐和俞宇堂無法在這裡
恩愛，因為空間實在太
小了。不過，對崔幼晴
來說卻是綽綽有餘。

「這間是浴室，目
前是我和光陽在使用。」俞宇堂比著小房
間隔壁的房門。

「這間是阿虎的房間。」俞宇堂繼續
比著小房間正對面的大房間。 「阿虎最享
受了，裡頭有單獨的浴室，所以不用跟我
和光陽搶廁所。」他又比著大房間旁邊的
房門。 「這間就是光陽的房間，祇比我那
間大一點。誰讓光陽這麼壯，所以房間也
需要大一點。」

俞宇堂帶著崔幼晴看了一遍，大家才
又回到客廳。崔幼晴和曾瑪俐坐在兩人座
的沙發上，三個大男人則坐在三人座的沙
發；曾瑪俐去冰箱裡拿了幾罐飲料，一人
一瓶的扔給大家。

「晴晴，怎麼樣？喜不喜歡？」曾瑪
俐心急的問。 「要是可以的話，明天就可
以搬來了，這個月的房租就當我送給妳。
」 俞 宇 堂 比 曾 瑪 俐 還 要 急 。

（十二）

我悶哼了一聲，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因為我
已下定決心不再去想那柄劍 世界上，見到了
之後，令人愛不釋手的東西太多了，真正能到手
的，祇怕連十萬分之一都不到，要是見一樣就要
一樣，那麼其人必然畢生在痛苦之中度過！齊白
還在撩撥我： 「你有完沒有？」我向著他大吼一
聲： 「你有完沒有？」

齊白吐了吐舌頭。那個白癡一直和我們在一
起，我的大叫聲引起了他的大聲： 「沒有！」又
直勾勾地望定了
我。

有那個跟著，回程多花了點時間，到了鎮
市，又沒有長途電話可打，一直到進了縣城，幾
經曲折，才接通了電話。

此時，我的心情也不禁十分緊張，醫院方面
聽電話的人倒很負責，而且，這個人雖然無名無
姓，但有他在醫院中的編號，等了十分鐘左右，
我就聽到了一個相當熟悉，動聽的女人聲音：
「衛斯理，是你？真是，你好像無處不在一樣！

」
我先是怔了怔，但隨即聽出那是我所認識的

精神病醫生梁若水的聲音，我不由自主，伸手在
自己的頭上，打了一下，埋怨自己的疏忽。

梁若水是精神病專家，在我懷疑費力醫生的
研究工作和精神病患者有關的時候，我就應該去
請教她，她必然能給我適當的指點。

不過，那也不會是我的疏忽，我一直不知道
她回來了，而且轉換了服務的醫院，我以為她還
在維也納，和昆蟲學家陳島，一起在研究外來力
量對腦部活動的影響 我真希望她的研究已經
有了成績，因為如今我所遭遇的事，正和這方面
有關！

我也不及和她寒暄急急道： 「你在，太好
了，你們醫院的一個病人，現在和我在一起，請
你們先派人來把他
領出來手續可能很繁複，但請盡快！」

梁若水停了極短的時間： 「請你再重複一遍
病人的號碼，事情有點……怪。」

我向身邊的齊白和那人看了上眼： 「A三
二七四。」

梁若水 「嗯」了一聲： 「如果是這個號
碼，那麼這個病人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歎了一聲，女人固執起來，有時無可理
喻，雖然出色如梁若水，有時也在所難免： 「請
你注意：事實是，他和我在一起！你剛才說事情
有點怪，請告訴我，怪在什麼地方？」梁若水的
聲音十分猶豫： 「這於院方的極度秘密。」

如果對方不是一位學有專長，又十分美麗
的女性，我或許語氣會變得很粗，但這時，我聲
音也好聽不到哪裡去： 「小姐，我以為祇有國防
部才有極度機密，想不到精神病院也有！」
梁若水歎了一口氣： 「目的是為了保護病人的家
屬，事實是，我現在所有的有關這個病人的檔
案，也是一片白，祇是說明有關這個病人的一
切，要醫院的最高負責人才能有權處置！」
（八十）


